了願與消業

我們常說學佛是為了斷煩惱，為了了生死。關於怎麼了生死，過去我們講經 時，都一直在強調一個觀念：眾生之所以生死輪迴，主要由於我見──認定有一個不變的我。這在某方面來說，是相當抽象的理論；甚至講到「自性見」者，說自性見或我見，才是生死的根本，這些當然沒錯，但我們今天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論生死的根本。如把無明、我見稱之為理性的偏執，那麼今天所要講的就是情感的蠱惑。

從愛造業

眾生因於造業而有生死，然業是什麼造的呢？是從愛去造的！在十二因緣裡講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，故乃由愛去造業；因為造業所以有生死，故愛才是生死的根本。即人在生死中，業是主導，或上生天道或下墮地獄都是業的關係，甚至今天我們修行不能得力、煩惱不能斷除、生死不能解脫也都因為業，所以必須消業，才能了生死。但究竟如何才能消業呢？靠誦經嗎？或依拜佛、禪坐來消業？其實我們今天要說的是：「要了願才能消業。」

有願即非淨

首先我要對大乘佛法某種理論提出質疑，在大乘佛法裡常講到大菩薩為了眾生所以留惑潤生，發「淨」願再入娑婆慈渡眾生。然從禪的觀點來看，有心有願就已不是淨了。故在原始佛教裡有稱為三解脫門者：空、無相、無願──要達到無願的境界才能解脫。又真瞭解大乘的人都知道，大乘從初地到七地還不算解脫，到八地以上才能稱為解脫，八地以上即是無願解脫或稱為無功用心解脫。故最初講要發大心、發大願，那絕不是八地以上的菩薩，甚至不是地上的菩薩。關於此我已講過很多次了，從「有」入門者都是方便。因此，我們講願都不是真正的解脫法門。所以我們首先要認定的是：從愛造業、或者說從願造業，故要斷愛了願才能出生死。

業故障出離

我們常說業障，業，障你什麼呢？障你的出離，這我們可簡單舉幾個例子：第一很多人抽烟、喝酒，待抽上癮了，他又想戒烟。可是那癮讓他沒辦法立刻斷除。那最初是誰逼他上癮的？是自己願意的。故是先以願來造業，後因為受到業的束縛而不得出離。第二更現實的，如現在很多人因玩股票被套牢了，被套牢這就是你的業，障你不能出離。然最初又是誰誤導你去玩的呢？當然是自己，惑以為那有利可圖！所以最初讓愛願為主導，而去造業，爾後才被業束縛而不能出離。以在佛教裡經常說眾生業障深重，所以我們便都很討厭業障，但有誰曾深深反省：業都是從愛、取而有的。

貪心者才被騙

前陣子有位居士告訴我：「他處理了很多個案，但被騙的人都不是笨，而是因為貪心才會被騙。」笨的人未必會被騙，有人說要給我一百萬！我想不需要吧！於是因不起貪心，就不會被騙。我們常聽說的金光黨，就都是利用人貪財的心理去騙他的。前幾天報紙說，台中有一種叫「乾洗」──專門利用色情去剝削財物。那也是因為貪（色）才會中計。所以愛為前因，願為動機，而造業不得出離，故稱為業障。內此，若想消除業障，除非先斷除愛因。

從思心所造業

也許有的人會說：你舉的例子我都知道了，什麼金光黨、仙人跳、喝酒、抽烟等，那都是壞事，被騙上當活該啊！但我們世間還有許多願是好的願，譬如發願救人、救世，發願去幫助更多的人！難道這也是以愛為因，以害為果嗎？就佛法來看，佛法雖承認世間有善業有福報，善業可以生天，而福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資糧；但佛法裡從未說過善業福報可以解脫。故或助人、或濟世都是善業福報，但卻未必有助於解脫。所以不管是利己或利人，只要是存心做的，那就是業。因為業就唯識的講法是從「思」心所造的。故已在心中思惟過而作的選擇就是業也。五蘊中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主要是行在造業，而行就是通過我們的意識判斷而作的選擇。所以問題不在於那抉擇是善事還是惡事，而在於你已否用心了，而用心了就有業。

願無止盡

且從世間相來看，願，即使是善願，也都愈發愈大，所以必愈陷愈深。以前看過一首詩感觸甚深，那主題是雁與地平線。雁在天空飛翔，遠遠看到天邊有條地平線，牠想，嗯，那地方就是天盡頭吧！然後就拚命地要飛到天盡頭。但結果呢？牠飛近了，抬頭一看！天盡頭還在遠方招搖，牠拚命地去逼近，而地平線卻神祕地永遠向後延伸。所以牠一直飛一直飛，而永遠飛不到天的盡頭。這就像很多人努力地去滿願，但願如何能滿呢？總發覺我的願又變了，又在前面向我招手。於是因願不可能滿，眾生就永遠陷在願的世界裡糾纏不清，故願不一定都是壞事，但都不是解脫道，這是第一段說眾生都是從愛去造業的。

從業發願

而第二部份則過來講，是因為眾生有業而發此願。在佛法裡常把願力跟業力分開來講：業力就是染濁的，而願力就是清淨的；但事實上，前面既講到從願造業，而現在更要講從業發願。

補償作用

上次我已講過一個題目，叫〈理想與現實〉，人似乎都有理想，但很多人的理想其實並不理性。很多所謂的理想，只是因於對現實不滿而產生的補償作用。譬如因我從小貧窮，故我發願將來賺大錢，此不正因貧窮的業，所以發賺大錢的願嗎？也有的人從小被人家輕視，甚至欺侮，於是他發願將來一定要出人頭地、要讓大家刮目相看，這願也是因為業而有的補償作用。於是本來是這邊的業，而現在發願向那一邊；然如用中道的佛法來看，這邊是業，那邊當然也是業，如何能出煩惱邊呢？

仿同作用

另有一類理想乃出於仿同作用。聽說某人因寫書而受到很多人的尊敬，嗯！將來我也來寫書好了。有人唱歌唱得很轟動，所以我也去學唱歌吧！更有的人因打棒球賺了很多名利，唉！我還是去打棒球吧！他並沒有好好想過：打棒球竟有什麼用？即使天天全壘打，對這個世界或你的生命能有什麼貢獻呢？只是人家都這樣成了名，發了財，那我也來參一腳吧！

本願與末願

簡單講，這願或理想，其實只是情緒的反應而已！理想其實並非理性。如一個人真有理性，大概就沒有理想了。因為佛法常道：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寂靜涅槃。」就因為我們看不到諸法實相，所以才有這麼多願或理想。故即使很多人有願，但都只是末願而非本願；因為以他的智慧看不到本嘛。而真正看到本的，便知道這個世間不出無常無我、寂靜涅槃，那還有什麼願可以發的呢？因此，就最高層次而言，是沒有願的。若退而求其次，也只有一個願──就是求出世解脫而已！

藉事安心

從個人的業去發願，還有另一個緣故，這說了既可憫又可笑──因為人活著總要找事情做，總要找藉口活。人不能整天沒事，各位覺得整天沒事的日子好過嗎？不好過！因此，趕快找些事來做吧！說我有什麼興趣、嗜好，我的興趣是種花，你的嗜好是練書法。說實在的，花真值得你這麼去種嗎？毛筆這樣撇來撇去，有撇跟沒撇還不是差不多！但因為很多人必須把心安在一些事情上，所以人間就有很多興趣、嗜好、理想、抱負之類，或總說什麼義務責任還沒有了。以上是從個人的別業講的。

共業的配比

下面從共業世間來看，今天某人或成為一個醫生，成為一個工程師、農夫或經理等，這雖可從他個人的背景、興趣、努力及所遇的機緣，去說明他何以終究成為醫生或經理等。但如從整個社會來看，有多少人會成為醫師，有多少人會成為工程師，這有一定的配比關係──就是經濟學上所講的供需關係。如社會中一千個人需要有一位醫師的話，則台灣兩千萬人口，那有多少個醫師可以出頭是一定的；又一間工廠裡能有幾個經理，那也是一定的；既不可能每個人都當經理，也不可能沒有人當經理。因此，在配比的關係下，芸芸眾生中就是有人需要去當醫師，有人需要去當作家，有人需要去掃地。

無形的操縱者

因此，我們自以為我的興趣是醫師，所以當成了醫師，其實在冥冥之中另有隻無形的手，在操縱著這些人當醫師去吧！甚至掃廁所去吧！我們或以為那些人大概是先天不濟後天失調，故使他變成掃廁所的。可是就整個社會來看，仍有它的需要。而這無形的手，其實就是眾生的共業。因此，我們不要自以為我有興趣、我有嗜好、我有理想。其實你早就被分配好了。於分配的過程中，當然不是那麼絕對，可是在共業中，已有它大致的趨勢。譬如我們這麼多人來打禪七，就是要有某些人下廚房，某些人掃禪堂，某些人掃廁所。這不管是誰來分配，總有它客觀的原則在。

英雄的悲劇

我們從歷史上看，很多曠世的英雄、天才都是悲劇人物，因為那冥冥中無形的手昭示他說：「去造反吧！即使上了斷頭台也不必後悔。」於是他就真的去造反，然後也上了斷頭台。又如歷史的暗流告訴他說：「你到孤島去創作好了，即使餓死了也不可回頭。」他就真的去了，在歷盡窮困潦倒後，他的作品也留下來了。他們奮不顧生，死而無悔！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不能作主啊！真正的天才跟英雄都是命定的──被鎖於眾生共業的磨心中。

無悔的羔羊

所以在世間中，積極的我們說：「因我有興趣、嗜好、理想，所以我去努力。」或消極的說：「我有責任、義務，人家對我有恩情，我不能不回報。」但最後總是一樣，環環相扣，像彌天漫地的網把我們困在裡面。所以從共業的理論來看，我們都是共業下的羔羊。所以它需要你去死，就可以把死講得很莊嚴，讓你勇敢的去死；需要有人掃廁所，它又把掃廁所講得很有功德，以致你還搶著去掃。世 間中共業的羔羊，既包括很多曠世的英雄、天才，也包括歷史上很多被人尊敬的聖者。因此，當我們冷靜的旁觀，這些芸芸眾生，在那邊搶著作羔羊時，你將有何感想？

在佛教中有一種說法：「修行就像要跟萬人作戰一般。」為什麼要跟萬人作戰呢？因為要克服眾生的共業也。我們剛才講，共業就像一個無邊的網，或像地心引力、像黑洞的磁場一樣強；你掉到那裡，它就把你緊緊的吸住、網住而不讓你出離。眾生都希望我們跟他一樣，因此，在無形之中就會製造很多的困境，把我們黏住。很多人發心修行，結果未到一半，就被其他的染願轉走了，或被其他的責任、義務、恩情……一大堆網住了，反正出不來了！修行的路其實是非常的寂寞，因為我們走的，全跟別人不同方向。向下掉很容易啊！藉著地心引力，「撲通」就下去了；但要上升，那是很難、很難的。

一呼百應

有時候，我們看歷史上的某些英雄，能一呼百應，眾皆跟隨，你大可不用羡慕！那只因為他的業跟眾生的業相應，所以便有很多人跟他感應，那絕不是智慧的統合。台灣前陣子吹起了一股搖滾旋風，那個外國明星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，麥可，很有魅力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就是眾生的共業而已！現代就是需要有這樣的人出來搔首弄耳，以讓某類人歡喜一下。所以我們不用羨慕、嫉妒，最重要的我們要去抉擇，要以智慧去發願，而非順著眾生的業去「取、有」。如果這一點都不清楚的話，那即使發了大願，也還只是造業而已。因為真正理性的人並不多，尤其能以智慧去降伏自己的業習，去超越眾生的共業，而作自己該作的事，更少之又少。很多時候我們自以為聰明、發願，結果還是造業而已。

眾生往生時，在中陰身中將要入胎，如是個理性者，絕沒有人會去投胎變豬，對不對？但那時候的豬胎，變成像天宮一樣豪華，於是他就去了，待發覺時已經太晚。我們當生也是這個樣子，很多時候自以為我已發願、我有理想，於是奮勇向前，最後卻被套牢出不來了，然後再說我的業障好重呀！是誰叫你去的呢？

出世本願

我們常說修行的路，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因為不管個人的別業，或眾生 的共業，都會變成無邊的網、無邊的吸引力，把我們拖下去。然它們基本上都有一種特質──就是愛欲。愛欲可化做很多不同的形式：理想、興趣、嗜好、使命、恩情、責任……修行要降伏魔道，要消除業障，唯有從斷欲去著手。我們平常也聽開示要寡欲知足，但很多時候又說要發心滿願，其實欲跟願，對大部份人而言，只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別而已。沒有真正的智慧，都是在欲跟願之間打迷糊仗，所以最後總是造業生死。因此，我最後還是一句話：消業要從了願，如果人間還有一種願能稱為本願，那一定是出世解脫的願。
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，講於龍善寺禪五，杜英蕙整理
